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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石采东，99年4.25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现居美国纽约。）
1999年4月25日早晨，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。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，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，可能是便衣。
正往前走，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，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。我转身往回看，几十米之外，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（原来我刚才经过了中南海的西门），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，朝大门对面的学员走来。坐着的学员站起来鼓掌，大家看到朱镕基出来都很高兴，没想到他刚上班就出来接见学员，这时，有学员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动。 

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，大声问道：“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谁叫你们来的？” “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！”他接着说。
有学员回答道“我们是法轮功学员，我们来反映情况。”。
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你们派代表来，我带你们进去谈。”朱镕基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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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。但是大家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，想炼就一起炼，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，从来没人登记，也没查过人数，更不用说选代表。
“你们有代表吗？你们谁是代表？”他又问。
这时，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。“朱总理，我可以去。”我首先自告奋勇的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。
“还有谁？”朱镕基问。 “我！” “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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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有我！”…… 这时大家纷纷举手。“人不能太多。”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。其实，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，而是毛遂自荐的。
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。他边走边大声问道：“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？”
“我们没有看到呀！”我们愕然的回答。
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，换了话题说：
“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，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。”说着转向工作人员，吩咐找人。
这时我们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警卫传达室前。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止步，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，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。
不一会，进来四位三、四十岁模样的官员，其中一位四十多岁坐在我对面，按朱总理的意思，应该是信访局的负责人。“我们受总理委托来了解情况，你们先登记一下。”他说。
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、单位和电话，他们每个人都在记录。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员。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，她首先说：“何祚庥在天津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……”
“谁？”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似乎没听清，打断她的话问道。
“何祚庥。”我们几个一起说。
“不就一个何祚庥吗？！”他边记录边说，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。
“又是何祚庥？！” 另一个官员低声嘟哝，看来何祚庥多次给他们找麻烦。
“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，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，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。”女学员接着说。
“法轮功修炼‘真、善、忍’。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，就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他们修炼一段时间受益后，又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，就这样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修炼的人越来越多。现在，一些的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。”女学员和另一位学员都反映了这个情况。
“还有《转法轮》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，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，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盗版书。希望允许《转法轮》公开出版发行。”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的情况也提出来。四位官员边听边记录。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。
“你们有没有负责的代表，能不能找两位负责人来？”他问道。
我表示,“因为大法修炼没有真正的负责人，大家都是对照大法去做，所以只能找炼功时间早的学员，也许能做补充,那么我出去找老学员吧。”
他同意，示意工作人员带我出去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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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来到西门对面的学员中，询问是否有老学员知道的情况多一点。但大家彼此并不熟悉，我问了几个学员开始炼功的时间，最后找了一位1994年开始炼功的学员返回中南海西门传达室。“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：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；二是允许《转法轮》公开出版发行；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。” 临走时,我们把带来的几本《转法轮》送给他们，请中央领导阅读。出来之后，学员们很关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。我简单的向站在西门口的学员介绍了情况，以及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放人。
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着，等待着事情的解决。旁边一直有便衣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，一直在跟踪。（几天之后，单位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档案）
北京的早春，中午太阳已经很晒。中南海附近的人越来越多，但秩序仍然很好。学员们的心境非常祥和，都在安静的等待消息。大约晚上九点多钟学员们得知天津学员已被释放，问题圆满解决了。学员们随即清理了周围的环境，安静而迅速的离开了现场。 (节选)

【明慧网2004年6月25日】我是威海市环翠区人，今年27岁，在2004年元月我突然感到不适，好象得了感冒，嗓子、鼻子都觉得不舒服，脖子和耳后都出现了小结，家人陪我到市立医院住院检查，医生说是血淋，就是血癌，不治之症。真是晴天劈雷，把我们全家人都炸懵了。 

万般无奈下，和亲戚朋友凑了点钱，去北京的医院，到那里检查结果和威海的相同，接着他们就给我打化疗，从打了化疗后，引起了很多不良反应，肺炎、头疼，耳朵、鼻子出血，我难过得简直没法活。每天的费用将近两千元，父母都是农民，怎么承受这么昂贵的费用。

回家后，身体虚弱得很，脸黄得没法看。在我绝望之际，亲戚对我说：“到了这份上，你就炼法轮功吧，也许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了。”就这样，我与法轮功结上了缘，我每天认真看书，认真炼功。不到一个月，奇迹出现了，我觉得身体不再那么虚弱无力，脸色红润了，还能从楼下把煤气罐扛上楼。我炼功时，妈妈也陪着我炼，妈妈从小脖子聚了筋50多年没伸直，炼功不长时间脖子奇迹般伸直啦！ 

俗话说，李子是什么味儿，自己尝了才知道。就看我这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，现在不吃药、不打针一切和正常人一样，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，这一切都是大法的神威，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过来。为此我敬请善良的人们静心思考，不要被电视和报纸上的造假蒙骗住。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，明白真象，牢记法轮大法好，将来
一定能得福。
    江泽民在世界各地被告上法庭 
    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期间，出于小人的嫉妒和私欲，一意孤行，利用手中的权力，置宪法与法律于不顾，强行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。五年来,中国至少有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、劳教、精神病院监禁，遭受酷刑折磨，暴力洗脑；法轮功女学员甚至被强奸、被强行堕胎,逼迫放弃修炼"真、善、忍"。江氏犯罪集团血债累累。  目前江泽民已在美国、比利时、西班牙、德国、韩国等国家和地区,被以「酷刑罪、反人类罪、群体灭绝罪」等罪名告上法庭。  其帮凶罗干、李岚清、曾庆红、周永康、丁关根、赵志飞、夏德仁、刘淇、吴官正、薄熙来、陈至立等也在不同的国家被正式起诉。
【历史回眸】 


“4.25”朱镕基带我们走進中南海


              





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长春考察。


国家体总: 1998年9月抽样调查法轮功学员12553人： 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.5％。加上好转者人数20.4％，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.9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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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前患血癌　有幸得法人康泰











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」成立并运作


  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」于2003年1月20日在北美成立并展开调查取证。该组织的使命是“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。


    2004年3月31日,“追查国际”出版《关于迫害法轮功调查报告》，调查报告从掌握的大量证据、事实出发，记述披露了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行径，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迫害法轮功的中央「绝密」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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